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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之美 

劉良佑  

 

如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物博大精深，尤其是陶瓷文明，更是對人類文化一

項重大的貢獻。從近年來考古資料中顯示，中國早在西元前 1500年的商代中期，

就已經開始燒製原始青瓷了，只不過那時的各種相關技術，都還在萌芽的階段，

無論是製坯、鍊土和燒造都相當原始，所以我們稱之謂「原始瓷」。 

其次，從考古資料中，我們也得到另一種啟發，那就是在東漢以前，雖然基

本上陶和瓷的工藝技術是相通的，但是從周代起，窯工們顯然已經注意到，陶土

和瓷土不僅在製作時的材料性質上有所不同，而且在燒成後的結果上也不相同。

為了發揮不同土性的效果，在西元 200年前後的東漢早期，陶和瓷在窯工們的努

力下，終於從原本單一的技術，因不同的材料而演化為兩種不同的生產路線，現

代型的瓷器和陶器於是就誕生了。因此，從歷史發展上來看，陶和瓷事實上是原

始陶瓷工藝，在演進過程中，技術上複雜化和多樣化的結果。所以瓷器並不是由

陶器演變而來的新觀念，得以為吾人所認知。因為若沒有「瓷土」原料，「陶土」

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演變」成瓷器的。 

中國青瓷的生產，南北朝之前重心在東南浙江杭州灣一帶，經南北朝和隋代

之後，全國各地重要的窯場，也都能生產青瓷。隨著唐代北方強大的政冶力和經

濟力的集結，青瓷的重心在洛陽和西安這兩京所在地的附近，開始形成另一種風

貌。 

在唐代長安北郊的黃堡鎮耀州窯遺址中，除了出土大量的唐三彩作品之外，

白瓷、黑瓷、花瓷、茶葉末瓷、裸胎黑花瓷等等，數量也不在少數。尤其是在唐

代中期以後，耀州窯遺址中也出土了一些典型的北方青瓷標本，這些標本的釉色

和南方越瓷有明顯的不同之處。南方越窯青瓷的釉層極薄，多數為黃綠色（艾色），

少數為青綠色。而唐代耀州青瓷則釉層肥厚，色澤溫潤為暗綠色。從觀念上而言，

說早期耀州青瓷是受南方越窯影響而生產的，當然有發展上的先後意義。但就從

純技術的角度看，耀州窯早期青瓷在製作上和材料上，顯然又有地域性的強烈風

格。從這個方面去思考，我們發現耀州早期青瓷的製作，又和當時北方盛行的茶

葉末釉器，有著更深一層的淵源。 

耀州窯青瓷發展到五代晚期和北宋初的時候，進入了另一個高峰。由於耀州

窯胎土一般含鐵量甚高，只有極少數的白土生產，所以除了少量白瓷外，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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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土多數用來作化妝土使用。當時的青瓷，胎土外表都有白色化妝土，滿釉支釘

燒十分精美。不少精美的作品，受唐三彩貼花技術的影響，瓷雕風格很濃，器型

豐碩華麗，加以在化妝白土上針刻細花，配以天青釉色，十分引人注目。這類器

早年被誤定為「東窯」，在今天已被中外學者正名為五代末北宋初的耀州窯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五代耀州窯遺址中，也出土了少量底刻「官」字款的青

瓷碗盤標本，和針劃化妝土的龍紋殘片，證明在這一時期，耀州窯曾經為官方生

產過青瓷。由於標本狀況與傳說中五代「柴窯」的特徵很相近，很引起大家的關

切，真相到底如何，還需要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來解開這個謎題。 

北宋時代，耀州青瓷製作得更加精美，從中期之後胎土鍊製精細，含鐵量大

為減少，白化妝土也漸次不用，碗盤圈足高挺而規整，成為宋代宮廷的貢瓷。流

風所及，整個中國窯場都仿燒耀州青瓷器，像華南廣東西村窯、江西吉州窯和華

北各窯都有製作。這其中尤其是河南地區仿燒得最多也最好。學者稱河南地區生

產的耀州型青瓷為「臨汝青瓷系」，而河南地區的學者，則堅稱為「民窯汝瓷」。 

經筆者前往河南各窯和陝西耀州窯窯址，實地比對大量標本後認為，就外觀

而言，兩者之紋飾與造形雖極為類似，但仍有些微差異可資分辨： 

一、耀州窯胎土中含鐵量稍高，河南青瓷的含鐵量稍低，經高溫還原後又在

燒成末期氧化的結果，在底足露胎處的表面色澤，耀州窯是深咖啡色，河南臨汝

系的是淡咖啡色。但若是釉不夠綠、還原不佳的產品，兩者的胎皮都是土黃色。 

二、北宋早期耀州窯有白化妝土，河南臨汝窯這時還沒有生產此類刻花青瓷。

臨汝窯生產這類青瓷，是在北宋中期才開始，比較重要的有臨汝、宜陽、新安、

內鄉和禹縣、寶豐等地，其產量在北宋晚期最盛。 

三、就釉色而言，耀州窯較濃綠，河南窯口生產多淡綠。不過其色澤之濃淡，

與施釉厚薄，以及燒火溫度和還原的氣氛有關，所以此點只能當作一項參考資料

來考量。 

四、在紋飾方面，耀州窯早期雕花、貼花和劃花都很盛行，晚期則以刻陶模

印花為主，少量貢瓷上有龍鳳紋飾。河南地區青瓷，則只見少量劃花作品，大多 

數是刻模印花器，以盌盤為多，少量盒子，瓶罐類極少見，也不見有龍鳳紋飾。 

五、我個人覺得，真正容易分辨耀州窯和臨汝系青瓷的，還是在製胚的工藝

技術上。就大體而言，臨汝系的青瓷胎厚，尤其在盌盤近足的部份較厚。而耀州 

盌則上下厚度較接近，這只要上手一摸就知道。其次在切足方面，耀州窯足型極

規整，下刀剛勁有力，尤其是北宋中晚期的器物，圈足內外壁都直而細薄。同時



 

3 

期河南臨汝系青瓷，切底修足都低淺，大多不甚規整，其中只有新安城關窯切足

較高，但圈足比耀州窯要肥厚些。另外，凡是碗盤花紋中，帶店家字款的，如：

和、吳、吉、同、劉、思等字是宜陽窯，而帶：吳、楊、張、同、惠字的是新安

窯產品，都只見於河南青瓷。至於耀州窯中，則只見「大觀」「政和」等年號款

器物，而不會有私家款。 

南宋之後，北方先為金國後為元代的版圖，青瓷在北方衰落得很快。入元以

後，原來北方生產青瓷的窯場，都轉而生產磁州窯系和鈞窯系的產品，青瓷的重

心又因宋室南渡以後，再在南方的龍泉窯系興起。 

關於鈞窯的天青釉系，基本上可視為北方青瓷的一個旁系。從釉藥成份及發

色原理來看，釉中磷酸鹽的作用，使其傾向於乳濁青瓷去發展，而這種視覺美感，

也啟發了北宋晚期汝官窯和汴京北宋官窯的製作靈感，使我國青瓷由薄釉刻劃紋，

轉向厚釉素面的審美效果。在這種轉變上，河南地區所生產的「綠鈞」，無疑是

此一轉型期的重要關鍵產物，可以視為宋代官窯系的前身，因為有「綠鈞」的出

現，才有後來「汝官」的出現。我們認為，近年在河南寶豐縣清涼寺村汝窯遺址

附近窖藏中出土的一批青瓷，從其粗略的製作手法看來，說它是「汝官窯」的名

品，倒不如說它是「汝民窯」，或者是宋代官窯系的前身，還來得更恰當些。由

於「綠鈞」和「汝瓷」在釉藥上的關聯性，因此「綠鈞」在陶瓷發展史上，今後

應當給予一定的地位才對。 

龍泉窯是受宋官窯影響而出現的這一事實是不容否定的。在此之前，龍泉所

在的甌江流域，只生產越窯型的青瓷薄釉劃花產品，基本上是越窯的旁系。宋室

南渡之初，為應宮室器用之需，在東南地區廣徵窯場造器以應急用。今天所知有

官窯標本出土之窯口，有浙江上林湖的彭東鄉、浙江龍泉縣的大窯鄉和溪口等地。

另外，經考古發掘知道，烏龜山下的「郊壇官窯」窯址，在燒製官窯前，也曾經

是一處燒製越瓷的窯場。 

南宋龍泉窯在初期生產的宋官窯型瓷器，以原來越瓷系的圈足墊燒法為主，

不見任何支釘燒的標本，其他樣式造形則與郊壇官窯無二，尤其是鐵色胎足與釉

色紋片都甚精美，稱為「龍泉官窯」。當時地方民窯也以紫金土仿官窯器，惟釉

色青綠不開紋片，外觀與一般龍泉較接近，稱為「黑胎龍泉」。後因紫金土為官

業禁採，是以黑胎龍泉傳世不多，亦頗珍貴。而一般龍泉產品，則以灰白瓷土為

胎，胎質斷面較官窯和黑胎龍泉肥厚，白中略泛青色，露胎處有淡棕色胎皮。 

龍泉窯青瓷在南宋晚期進入另一個高峰，堆塑的龍虎蓋罐和刻蓮花紋的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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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缽、瓶等等，為此一時期的代表。進入元代後，菊瓣刻花和貼花裝飾十分盛

行，外銷型的盌、盤、罐、瓶則形體碩大。生產青瓷的窯場，由浙江南部向福建

擴散，從閩北到閩南的廈門附近同安一帶，都燒造龍泉系青瓷。同時，元代官方

也在龍泉窯燒用品，1976 年在南韓新安附近發現的沉船中，曾找到元代「使司

帥府公用」刻款的龍泉盌，就是一個例子。 

龍泉窯青瓷的燒造，雖然說是受了宋代官窯燒造，而發生風格上的轉變。但

是龍泉窯除了生產厚釉青瓷外，也有其不同於官窯系的刻劃花地域性風格之產品。

這種青釉刻劃花作品以盌盤為多，最初出現於北宋中晚期的龍泉窯址中，盌盤內

外以明快的刀法，刻劃流暢的蓮花紋飾，有時在盌盤的外壁，刻以放射狀直線紋、

由足底為中心，向口沿外側散射出去，也有部分看來似渦旋紋的。這不禁令人想

到當時北方耀州窯系盌盤的作風。從北方耀州窯對北宋江西、廣東等地青瓷製作

的影響來看，浙江龍泉的這種產品，也不無受耀州青瓷影響的可能。 

這種刻劃紋青瓷盌盤，向海外輸出的不在少數，有不少人將之誤認為是耀州

窯的產品。日本茶道之祖珠光和尚甚愛此物，因此，一般俗稱之謂「珠光青瓷」。

珠光青瓷的產地很廣，整個福建地區和浙江南部的窯場，在元代都生產這種青瓷。

有些日本陶瓷書籍，也稱之謂同安窯系青瓷。不過其中最精美的，仍是龍泉窯的

產品，一般而言，龍泉窯修足規整，器足內外施釉，而福建諸窯的作品，足內底

多無釉，有時器外近足處為裸胎無釉，是分辨不同地區窯口一個簡略的方法。 

入明以後，龍泉窯漸漸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明官窯的仿龍泉青釉器「豆青」。

明代官窯從宣德時期起，大量燒製龍泉青釉的產品，但因為景德鎮官窯胎土較白，

因此釉色青嫩，十分討人喜愛。從明代宣德時期開始，到清代晚期止，各代都有

燒製豆青官窯的紀錄。流風所及，民窯也有不少佳器傳世。民國以後，各地窯場

仍然陸續製作從未間斷。因此，就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青瓷可以說是我國瓷器

歷史上演變的主流，從商代開始，直到如今，為三千多年的陶瓷發展，作了最好

的見證。 


